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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佛教  

 

滿耕 

北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前言 

二○○三年是毛澤東誕辰一百一十周年紀念，為此，大陸各地以上映文獻紀錄片《走近

毛澤東》、發行毛澤東紀念郵票、全國毛澤東詩詞書畫大賽、還有各種以毛澤東為主題的影

像展、研討會以及圖書聯展等種種方式來慶祝紀念這位二十世紀最有影響力的人物。六○年

代，中國人對毛澤東的追崇達到了頂峰，他甚至成為億萬群眾心目中的「救星」與「紅太陽」，

人手一冊《毛語錄》[註 1]，胸佩毛澤東紀念章，高喊「毛澤東萬萬歲」的狂熱，使老一輩的

人們依然記憶猶新，中國社會因為毛澤東而產生了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他的功與過至今仍

然倍受爭議，但是這位倡導無神論共產主義領袖，由於從小受過佛教的熏陶，即使在實踐中

學習並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仍然十分關注中國的宗教問題，他對宗教問題和宗教工作有

過一系列重要而精闢的論述，制定的宗教政策在今天的大陸卻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探討毛澤東與佛教的關係，除了使我們重溫佛教的根本精神面貌之外，同時也讓我們更

確切地肯定佛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佛教在經歷兩千年的東傳後，已經完全融入到哲學、

文學、藝術、建築、風俗、語言等各個方面，成為了中國文化不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這

個課題是值得我們來關注和研究的。 

一、毛澤東信仰佛教的社會背景 

毛澤東（一八九三－一九七六），湖南湘潭人。字潤之，筆名子任。一八九三年十二月

二十六日生於韶山沖一個農民家庭。父親毛順生，節儉吝嗇，善於理財。母親文七妹，是個

典型而又善良的農村婦女，她與其母都是虔誠的佛教徒，深受民間佛教文化的熏陶。文七妹

對己節儉勤懇、對人寬厚仁慈，每逢荒年災月，經常送米送糧接濟貧窮的鄉親，佛教慈悲救

世的精神和甚深微妙的義理，在一個不識字的勞動婦女的身上得到了具體的體現。 

毛澤東小名「石三伢子」的由來帶有濃厚的民間佛教色彩。由於文七妹婚後生下兩胎均

不幸夭折，當誕下第三個兒子毛澤東，唯恐他再度夭折，於是文氏帶著毛澤東叩拜「石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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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乾娘」，並為兒子寄名「石頭」，喻意結實、長壽。因毛澤東排行第三，故名之「石三」。

[註 2]接著，文氏又代替毛澤東向南岳觀音菩薩許願，並答應待毛澤東長大成人之後再去還願，

此外，她發願吃「觀音齋」祈求菩薩保佑毛澤東平安長大。在母親的影響下，幼年毛澤東在

放牛之餘，經常去石觀音前禮佛，並轉往外婆家探望，以感謝外婆的關懷和菩薩的保佑。說

到石觀音乾娘，二○○○年十月十二日，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吳立民先生在其住所對筆

者敘述了毛澤東的一段往事：「一九五八年，毛澤東首次回鄉，吃飯之前他對大家說，『請

等一下我的乾娘（意指觀音）。』大約過了三分鐘左右，他又說：『我的乾娘不會來了，大

家請用。』從這件事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觀音的尊重。」少年學佛的毛澤東，直接影響來自

她的母親文氏，一九三六年，毛澤東在陜北保安的窯洞裡對美國記者斯諾說道： 

 

我母親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們灌輸宗教信仰，我們都曾因父親不信

佛而感到傷心。我九歲的時候，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論過我父親不信佛的問題。當時

和以後，我們試過很多辦法想讓他信佛，……[註 3] 

 

二、學佛母親對毛澤東的影響 

文氏雖未讀書，但佛教思想對她影響極深。母親的心地善良和品行敦厚，尤其是對窮苦

人極富同情心，毛澤東耳濡目染，從小也跟隨母親信仰佛教，他也經常效法母親的善行幫助

他人。有一次，兩位衣著襤褸的老少要飯女人來到毛家。見此情景，毛澤東跟著母親二話不

說進了廚房，母親往碗裡盛飯，毛澤東也在一邊幫忙。接著，文氏母子一前一後往穀倉走去。

文氏撐開袋子，毛澤東則協助母親往袋裡裝米。還有一次，正在上私塾的毛澤東看到另一位

同學因家貧沒帶午飯而挨餓，他主動把自己的飯分給同學，自己儘量少吃，放學回家後再補

吃。這種情況連續發生幾天才被母親發現，文氏不但沒有責怪毛澤東，反而誇獎兒子做得對，

並從第二天起，每天給兒子備好兩份午飯。因此，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斯諾的訪問時，曾

一再讚美自己的母親。他說：「我母親是個仁慈的婦女，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都願意接濟別

人。」[註 4]也正是這位品德高尚的母親，佛教慈悲助人的精神影響了毛澤東的一生。 

反而父親毛順生的自私固執讓毛澤東感到失望。在毛家附近一個農民，曾收下定金把豬

賣給毛父，幾天後毛父派毛澤東去趕豬時，豬價已漲。這個農民一直歎氣埋怨自己運氣不好，

還說少了幾塊錢對富人不打緊，對窮人家裡卻是個大空缺，毛澤東聽後就把這樁買賣退掉了。

十一歲那年，毛父要買進堂弟毛菊生賴以活命的七畝田產，毛澤東和母親都覺得應該設法周

濟毛菊生渡過難關，不應該乘機買他的田產，對父親的作風不以為然。為此，毛澤東曾經同

母親認真地討論過用什麼辦法讓父親也信佛的問題，希望能扭轉父親的態度。[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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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普通的農村婦女，文氏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務，撫養兒輩。她待人接物，純樸善良。

災荒年月，經常背著丈夫送米給討荒的人。平時文氏還虔誠地燒香拜佛，把「積德行善」、

「因果報應」一類的信念灌輸給孩子。十五歲那年，毛母生病，毛澤東向菩薩許了願，希望

母親早日病癒，於是和兩個弟弟用竹杆加上躺椅製成一副轎子，抬著母親，走了兩百多華里，

登上海拔一千二百八十九點九公尺高的南嶽衡山祝融峰，專程到南嶽衡山進香許願。[註 6]可

見當時毛澤東是如此的虔誠。 

也許當時毛澤東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理，但母親的言傳身教，使他從小同情貧弱，樂

於助人。毛澤東經常和母親一起到附近的鳳凰山的佛寺裡去禮佛。他自家的堂屋供有佛菩薩

像，也是依時按節燒香叩拜，從未間斷。一九五九年六月，毛澤東重返故居時，指著堂屋正

中擺過神龕的地方對大家說：「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過的地方！」 

「不殺生」在中國古代就甚為推崇，孟子曾言：「見其生，不忍見其死；聞其聲，不忍

食其肉，是故君子遠庖廚也。」不殺生更是佛教修證中極為重要的部分，歷代高僧大德紛紛

闡揚，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蓮池大師在其〈放生文〉中說道：「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

最慘者殺傷。是故逢擒則奔，蟣虱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何乃網於山，罟於

淵，多方掩取。曲而鉤、直而矢，百計搜羅。使其膽落魂飛、母離子散。或囚籠檻，則如處

囹圄，或被刀砧，則同臨剮戮。」所謂「恃我強而凌彼弱，理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

將安忍」。由於文氏反對暴力和殺生，毛澤東從小受到耳濡目染，因此「小時候常隨母親去

廟裡，而且還學會了唱佛經，那時候他深信殺生是罪大惡極的」[註 7]。另外，與佛法吻合相

應的毛氏家規對日後的毛澤東也影響深遠。[註 8] 

正是這種慈悲觀念潛移默化不斷在毛澤東心中滋長，他雖然身經百戰，指揮大大小小的

戰役，內心卻總是不失慈憫。跟隨他十五年的衛士長李銀橋說過毛澤東一生有三怕：一怕淚，

二怕血，三怕喊饒命。「我見他第一次落淚，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母親哭，他也

跟著掉淚，命令醫生盡全力去搶救」。後來，毛澤東開始住香山的雙清別墅。同住在香山的

將士們都聽慣了槍聲，此時耐不住寂寞，幾位警衛幹部便打起鳥來。毛澤東開會回來看見被

打得血淋淋的麻雀，顯出大不忍的悲戚神色，以手遮臉，喊起來：「拿走，拿開！我不要看。」

並下令禁止任何人打麻雀。他說：「麻雀也是有生命的嘛！它們活得高高興興，你們就忍心

把它們都打死？」[註 9]。據跟隨他上井岡山的陳士渠將軍回憶，毛澤東只在朱、毛紅軍會師

慶祝大會上，被任命為紅四軍黨代表兼任第十一師師長時挎過一次匣子槍，「從那以後，我

再也沒見過他身上帶過槍」。[註 10] 

有一次，毛澤東與李銀橋拉家常時，李銀橋說他喜歡母親，因為母親心地善良對人寬厚，

毛澤東說：「你母親一定信佛。」他說：「你說她心善嘛，出家人慈悲為懷。」[註 11]可見這

位對待政治上的敵人從不軟弱，主張「己所不欲，施之於人」的革命領袖，但終其一生致力

於救護煢獨孤苦與探尋人類大同之路，這又與佛教強調忍辱不爭、化解一切仇恨的主張，倒

有幾分內在的溝通與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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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年，毛母病故，在長沙任教職的毛澤東時年二十六歲，母親的去世令毛澤東極

其悲痛，他長時間沉默獨對孤燈，守在靈前，以泣母輓聯來表達對母親哀思及對佛教的認同： 

 

疾革尚呼兒，無限關懷，萬端遺恨皆須補； 

長生學新佛，不能住世，一掬慈容何處尋。[註 12] 

 

離開韶山後，毛澤東在寫給同窗好友鄒蘊真的信中，又高度讚揚了母親的品德──世上

共有三種人：損人利己的人；利己而不損人的人；可以損己而利人的人。而他母親是屬於最

後一種人。母親的美德對毛澤東影響極深，使毛澤東從小就對弱者充滿同情心，樂於幫助他

人。建國後，成為領袖的毛澤東仍舊繼承和發揚這些美德，他經常給父老鄉親和師友，尤其

是生活困難者多次寄錢。還邀請他們到北京敘舊，設宴款待，送給許多禮物。而他自己則節

衣縮食，吃、穿很普通，生活相當儉樸。這些無疑是幼年受母親影響的緣故。 

三、毛澤東佛學思想的啟蒙 

在毛澤東求學過程當中，康有為、梁啟超成了他崇拜的人物。其中又特別喜歡梁啟超那

些筆端常帶感情的文章，再加之毛澤東最尊敬的老師楊濟昌對梁啟超也是推崇倍至，在這種

情況下，毛澤東很自然的接受了維新派思想。 

梁啟超從事維新變法運動，在海外興辦報刊，廣泛地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和政治思

想，在國內風靡一時。他認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為表決心，梁啟超又以「中

國之新民」為筆名，在《新民叢報》連載四年的系列文章《新民說》，這對當時的社會，乃

至「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都產生了很大的影響。黃遵憲在給梁啟超的信中說《新民

叢報》是：「驚心動魄，一字千金，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

從古至今文字之大無過於此者矣。」胡適在《四十自述》裡說：「《新民說》諸篇給我開闢

了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毛澤東則評價

梁啟超「有登高一呼之概」。雖然《新民叢報》已經在一九○七年停刊。十六歲的毛澤東在

東山小學堂時，表哥文詠昌曾借給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訂本。青年毛澤東看到了一個全新的

世界，使他開始了關於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思考。梁啟超的文章，「讀了又讀，直到可以背出

來」[註 13]。 

梁啟超在《新民叢報》中大力介紹西方的政治學、哲學和倫理學說之外，更不遺餘力地

宣傳宗教，特別是佛教對改革者的激勵作用。他在一九○二年十月三十一日該報第十九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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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論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直指「言窮理則宗教家不如哲學家，言治事則哲學

家不如宗教家，此徵諸歷史而斑斑者也。歷史上英雄豪傑能成大業轟轟一世者，殆有宗教思

想人多，而有哲學思想之人少」。一九○二年十二月三十日在該報第二十三號上發表的〈論

佛教與群治之關係〉時提出了佛教之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獨善，是入世而非厭

世，是無量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別等五點意見。這些正信的佛教思想在毛澤東腦海中開

始萌芽成長。一九一三年冬，毛澤東在《講堂錄》中寫道：「為萬世開太平，大宗教家之心

志事業也。」[註 14]在《倫理學原理》批註中，他更強調「宗教可無，信仰不可少」[註 15]的

態度，在知識與信仰兩者的關係時，他又指出：「凡知識必建為信仰，當其知識之時，即心

以為然，此以為然之狀態，即信仰也。」[註 16]由此顯示，毛澤東對信仰是持有肯定的態度。 

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五年半的學習生活中，梁啟超的文章和思想對毛澤東的影響可以說

是絲毫沒有間斷過。一九一一年，辛亥革命前夕，毛澤東曾將自己寫的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牆

上，文章提出請孫中山當總統、康有為當總理、梁啟超當外交部長的想法，這表達了青年毛

澤東對這幾位人物的由衷欽佩。 

梁啟超的文體對毛澤東的文章風格也有長遠的影響，讀毛澤東成年以後的文章，仍可感

受到梁啟超式的氣勢和文采。在第四號上的《新民說》第六節「論國家思想」處，毛澤東還

附加了一些批註：「正式而成立者，立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

不以正式而成立者，專制之國家，法令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

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數千年來盜竊得國之列朝也。」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

東最早的政論文字，表明他當時對君主立憲和封建專制兩種國家體制的理解。從相信孔孟到

崇拜康梁，從贊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到主張以英、日為楷模進行立憲變法，是毛澤東早

期思想發展的第一個梯階。更重要的是，梁啟超的《新民說》深入接觸到民族文化心理結構，

主張從「變化民質」入手來尋求社會改革的途徑。這個思路開五四時期主張改造國民性的先

河，對毛澤東的影響也持續了較長時期，在日後毛澤東組織的「新民學會」的會名中有「新

民」二字，足見梁啟超對他的影響之深。 

四、毛澤東與佛教人士的交往及宗教政策 

毛澤東一生博學多才，結交天下名士，交往範圍極為廣泛，其中，與其詩文唱和者有之，

與其相互共勉者有之，與其意見相左者更有之……在他不平凡的一生中，與佛教人士的交往，

激發毛澤東在宗教政策上有更多的領悟與觀點。 

從毛澤東的大量手稿中顯示，毛澤東和西藏之間的密切互動，與班禪喇嘛保持的良好關

係，每逢新年他們都會相互道賀，一九五九年九月毛澤東還邀請班禪赴京參加國慶。[註 17]

兩人禮尚往來，除了「贈牛奶分離器、擴音機、兩用無線電收音機等禮物」予班禪之外，毛

澤東還「建議班禪每年可選送一些青年到內地學習，藉此培養一些建設西藏的民族的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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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8]。一九六一年一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向班禪表示贊成（在西藏）有幾千人學經、懂經，成

為佛學知識分子，並詢問班禪佛學院是否還需要增添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懂得政治、科學、

文化及一般知識的科目。此外，他又說： 

 

佛學不可不學，辦了佛學院，兩年畢業，專弄政治這個辦法不行。得搞四年，專門拿

兩年研究佛學。光政治好，佛學上沒有學問是不行的。[註 19] 

 

在佛教教育的立場，毛澤東除了肯定要有紮實的佛學基礎，甚至希望佛教能培養一些全

方位的人才，這個看法追溯到今天，無疑是眼光獨到並且對佛教的發展是有長遠之計的。 

同時，毛澤東也經常與達賴喇嘛通信，致贈過達賴「擴音機、黃緞、長白山人參、貂皮

衣筒、相片等禮物」[註 20]，並表示「如果有需要，也給予協助」[註 21]。還說：「以後西藏

僧俗各界如果能夠有更多的人到內地各處參觀，便可以加強我們中國民族之間的團結友愛的

關係。」[註 22]等等表示對西藏的關切與友好之意。達賴在日後的回憶錄裡，曾描述他和毛澤

東的交往情節，「總的算來，我至少見過毛澤東十二次，大部分是在大型集會中，少數幾次

是我和毛主席私下會晤，除了翻譯樸錯汪結之外，旁邊沒別的人。不管在什麼場合，宴會或

會議也好，他總是要我坐在他旁邊，有一次他甚至為我挾菜」[註 23]。毛澤東與達賴的話題，

主要圍繞在「如何將西藏的需要和中共的要求協調到最好的地步」[註 24]。毛還表示，「中國

到西藏的整個目的是要幫助西藏人」，而且讚美「西藏是個偉大的國家」等等。[註 25]令達賴

印象深刻的，是毛澤東在兩人的談話中說了贊同佛陀的話：「他讚揚佛陀反種姓制度、反腐

化、反剝削。他也提到度母──這是一尊有名的女神。」[註 26]言語之間表現得相當支持宗教。

毛澤東在指派人員赴藏時，曾認真地對達賴說：「我派這些人去西藏為你工作。如果他們不

聽你的話，就讓我知道，我會把他們叫回來。」[註 27]當時任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張晶午，

在一九五一年八月三十一日給中央的電報中，曾請示對西藏各寺院及乞丐發放布施的數目和

方法，很快便獲中央覆電同意。[註 28]一九五四年六月三日，毛澤東特地寫信給劉少奇、鄧小

平、李維漢為達賴、班禪赴京進行部署。一九五五年二月二十四日，毛澤東為慶祝藏曆木羊

年新年舉行的宴會上，向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的達賴以及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的

班禪說了祝酒詞。[註 29]看來，建國前後時期的毛澤東與西藏的關係上雙方互動非常良好。 

當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追隨者後，仍十分關注中國宗教問題，對宗教問題和宗教工作

有過許多重要而精闢的論述。他雖然不是虔誠的佛教徒，但他並不反對組織佛教聯合會，他

說： 

 



《普門學報》第 19 期 / 2004 年 1 月                                               第 7 頁，共 16 頁 

論文 / 毛澤東與佛教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共產黨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不信教的，信這種教的和信那種教的，一律加

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將來也仍然採取保護政策。[註 30] 

 

除此，他提出： 

 

根據信教自由的原則，中國解放區容許各派宗教存在。不論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

佛教及其它宗教，只要教徒們遵守人民政府法律，人民政府就給予保護。信教的和不

信教的各有他們的自由，不許加以強迫或歧視。[註 31] 

 

一九五六年二月十二日，在〈同藏族人士的談話〉中，他對宗教態度非常開明： 

 

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後不信，也可以是先不信後信。在中國，信仰宗教的人不

少。信耶穌教的有八十萬人；信天主教的有三百萬人；信伊斯蘭教的有一千多萬人；

信佛教的更多，有幾千萬人；還有信道教的，數目也很大，約有一千多萬人。人們的

宗教感情是不能傷害的，稍微傷害一點也不好。除非他自己不信教，別人強迫他不信

教是很危險的。這件事不可隨便對待。就是到了共產主義也還會有信仰宗教的。[註 32] 

 

在多種場合中，毛澤東均表明了「共產黨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不信教的，信

這種教的或信別種教的，一律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採取保護政策，將來也仍

然採取保護政策」。[註 33]他甚至一再強調：「只要人民還相信宗教，宗教就不應當也不可能

人為的去加以取消或破壞。」[註 34]可見毛澤東對宗教採取比較尊重和寬容的態度。 

後來，毛澤東將宗教問題和宗教工作歸類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形式來處理。他認為：「不

能用行政命令去消滅宗教，不能強制人們不信教。不能強制人們放棄唯心主義，也不能強制

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論問題，只能用民主的

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論的方法、批評的方法、說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不能用強制的、

壓服的方法去解決。」為了加強這個決定，一九四五年四月，毛澤東在綱領性報告〈論聯合

政府〉中把宗教信仰自由列為人民群眾的基本權利之一。他指出：「人民的言論、出版、集

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註 35]著眼於全局、著眼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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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著眼於文化發展，是毛澤東觀察和處理宗教問題的出發點，建國後，他仍十分重視繼續

正確執行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廣大信教群眾不僅獲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平等，而且也保持

宗教信仰自由的權利。對此，一九五四年九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八十八條中

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為了確實保護信教群眾的宗教信仰自

由，政府對宗教界人士還實行了爭取、團結、教育的方針，以提高宗教界上層人士和廣大信

教群眾的愛國熱情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毛澤東還將他的佛教觀主要歸結為佛教文化論、優良傳統論、和社會主義協調論[註 36]，

這「三論」名義上是毛澤東對佛教的理解，實際上卻是至今為止的官方佛教政策的指導思想。

佛教文化論把佛教視為歷史文化遺產，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優良傳統論進一

步概括了佛教的本質和作用。毛澤東主張「發揚佛教優良傳統」，將宗教視為一種文化而非

一般的迷信，這是唯物主義者對宗教屬性認識上的一個重大進步。作為文化的宗教，兼具有

多種社會功能，不僅與宗教文物、宗教旅遊等相聯繫，而且與倫理道德、發展文化教育和公

益事業等相關。這就為貫徹執行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尤其為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提供了一

個重要理論依據。 

五、毛澤東對佛學研究與評價 

很顯然，在宗教政策上，毛澤東並未對所謂的唯心主義佛教採取一概排斥與否定的態度，

而是尋求其合理的核心與民主性的精華，因此，他對宗教文化的主體結構如寺廟、詩文、典

籍等更是給予重視與研究。毛澤東意識到，建國初期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不但具有促使

宗教與社會主義相協調的重要指導意義，同時尊重人們宗教信仰也有利於對社會安定產生積

極的作用。 

在毛澤東看來，宗教不僅是一種信仰，而且是一種文化現象。宗教文化涵蓋哲學、思想

史、語言、文學、藝術、繪畫、天文、歷史、醫學、建築等方方面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不

可分割的重要內容。雖然在一些少數民族的民族文化中，科學與宗教往往混雜在一起，但並

不影響宗教文化所具有的廣泛群眾性及其文化屬性，相反，他深信，只有透過瞭解宗教文化

並對之加以適當地改造，一定能建設起適應社會的新模式。假若對宗教文化持排斥的態度，

實際上就是否定了民族文化的遺產，損害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這點原則毛澤東把握

得相當正確。 

重要的是，毛澤東認為要懂得宗教文化，首要就是研究何謂宗教。一九六一年一月二十

三日，在與班禪的談話中，毛澤東「贊成有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

斯蘭教、耶穌教等等的經典。因為這是個群眾問題，群眾有那樣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眾工

作，我們卻不懂得宗教，只紅不專」[註 37]。一九六三年十二月三十日，毛澤東在〈加強宗教

問題的研究〉的批文中，針對研究宗教、批判神學問題專門寫了一段批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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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識，

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領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現

代佛學》不是由馬克思主義者領導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歷史唯物

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例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麟角，

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見過。不批判神學就不能寫好哲學史，也不能寫好文學史或世

界史。[註 38] 

 

為了進一步瞭解宗教，毛澤東專門認真地讀過有關佛陀生平的故事，也獲得了一些啟發。

他提出的論述非常有趣，形容釋迦牟尼是「從被壓迫民族中產生的人」，釋迦牟尼主張普度

眾生，是代表當時在印度受壓迫的人講話。為了免除眾生的痛苦，他不當王子，出家創立佛

教。他認為在解除人民群眾壓迫和痛苦這一點上是和共產主義有相同之處。因此，希望信佛

教的人和共產黨人合作。 

據毛澤東的圖書管理員逢先知回憶，毛澤東重視宗教問題，特別重視佛教經典的學習和

研究。代表中國幾個佛教宗派的經典如《金剛經》、《六祖壇經》、《華嚴經》，以及研究

這些經典的著述，他都讀過。對於禪宗學說，特別是六祖惠能大師的思想更為推崇，他認為

「六祖的佛經《法寶壇經》就是勞動人民的」[註 39]佛經，正因為禪宗不立文字，通俗明快，

使得佛教在中國廣為傳播。一九五八年，在北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還專門

談到過惠能，說惠能「不識字，很有學問，在廣東傳經，主張一切皆空。這是徹底的唯心論，

但他突出了主觀能動性，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大躍進」。[註 40] 

毛澤東外出還攜帶著《六祖壇經》，關於六祖禪宗的故事，他和擔任秘書的林克說過多

次，對惠能評價極高，特別讚賞他勇於革新的精神，說他不要教條、不要清規戒律，主張佛

性人人皆有，創頓悟成佛說，一方面使繁瑣的佛教簡易化，一方面使印度傳入的佛教中國化。

因此，他被視為禪宗的真正創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國佛教的始祖，後世將他的創樹稱之為「佛

學革命」。 

當時毛澤東還脫口背出惠能所作的偈語：「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來無一物，何

處惹塵埃。」這個精神毛澤東說是和他的性格相通的，而且他還給林克專門解釋了這首偈的

背景，說惠能本來是做下等粗活的，文化不高，幾乎不識字，但他的悟性好，在聽人誦《金

剛般若經》後，發心學佛，投禪宗第五世祖弘忍門下，弘忍便將禪法秘訣授於他，並付法衣，

這也就是，「繼承衣鉢」的出典。關於這個故事，毛澤東提到過多次。毛澤東對《六祖壇經》

的評價極高，尤其「高度評價六祖對主觀能動性的發揚。他說：主張一切皆空，這是徹底的

唯心論，但他突出了主觀能動性，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個大躍進。惠能敢於否定一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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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死後是否一定升天？他說不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麼辦？他是唐太宗時的人，

他的學說盛行於武則天時期，唐朝末年亂世，人民無所寄託，大為流行」[註 41]。他也曾對班

禪大師說過：中國佛教史上能被佛教徒尊為「經」的，就僅《壇經》一部。有一次，毛澤東

和周穀城談論哲學問題，說到胡適寫哲學史，然後突然對中國至彼時尚無一部佛教史流露出

遺憾之情。[註 42] 

縱觀惠能一生，從他自幼辛勞勤奮，在建立南宗禪過程中與北宗禪對峙，歷盡磨難的經

歷，到他不屈尊於至高無上的偶像，敢於否定傳統的規範教條，勇於創新的精神，以及把外

來的宗教中國化，使之符合中國國情，為大眾所接受等特徵來分析，在這方面與毛澤東一生

追求變革，把馬克思主義原理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性格、思想、行為中，頗多相通之處，

所以為毛澤東稱道。毛澤東談吐幽默詼諧，有些話含蘊頗深，很值得回味，不能說與禪宗全

然無涉。 

正因為對《六祖壇經》的喜愛，舉凡哲學刊物上發表的講禪宗哲學思想的文章，毛澤東

幾乎都看，《現代佛學》期刊也成為毛澤東經常看的雜誌。因毛澤東常研佛理，對獻身於宗

教的人物常懷敬意，毛澤東說過：「唐代的玄奘赴印度取經，其經歷的艱難險阻，不弱於中

國工農紅軍的兩萬五千里長征。他帶回了印度佛教的經典，對唐代文化的豐富和發展，都產

生了極大的影響。」毛澤東更讚歎「鑒真和尚，說他六渡扶桑，雖然前五次都失敗了，但他

不屈不撓，終於到了日本，對於佛教的東漸，特別是中國佛教及文化貢獻最大」。[註 43] 

一九四二年九月十五日，毛澤東給何凱豐的信，信中寫道：「為全黨著想，與其做地方

工作，不如做翻譯工作，學個唐三藏及魯迅，實是功德無量的。」又有一次，毛澤東對中國

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不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語中寫道：「難道我們越怕

『鬼』，『鬼』就越喜愛我們，發出慈悲心，不害我們？」一九一五年九月二十七日，毛澤

東致學友蕭子升的信中說道：「我『無他長處，』惟守『善與人同』、『取人為善』二語。

故己有得，未嘗感不告於人；人有善，雖千里吾求之。」從毛澤東喜歡在談話寫信中經常引

用佛門用語可以發現，佛教文化對毛澤東和他爾後的思想、品德、工作方法都產生了重大影

響。 

一直認為佛教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毛澤東，這個觀點他始終都沒有改變。一九五二年，

在中國佛教協會籌備過程中，毛澤東在審閱草案時，在協會的宗旨中增加了「發揚佛教優秀

傳統」八個字。[註 44]此舉不僅表明了毛澤東對中國佛教協會成立的支持態度，也反映出毛澤

東對佛教在中國文化傳統地位中的肯定立場。 

在佛教義理方面，毛澤東表達了求學的渴望。一九二○年，他在寫給黎錦熙的信中表示

要研究佛學，他經常感到「常識不具，難語專攻，集攏常識，加以條貫，便容易達到深湛。……

文字學、言語學和佛學，我都很想研究」，並特別囑咐黎錦熙寄些語言文字學和佛學的書給

他。[註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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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還會以《金剛經》中所學給研究佛學的趙樸初出考題。一九五七年趙樸初陪一位

柬埔寨僧人見毛澤東主席，毛澤東問趙樸初：「佛教有沒有這個公式──趙樸初，即非趙樸

初，是名趙樸初呀！」趙說：「有」。毛再問：「為什麼？先肯定，後否定？」趙又說：「不

是先肯定，後否定，而是同時肯定，同時否定。」多年後，趙樸初想起那一次未談完的問答，

覺得也許以佛教緣起性空的思想，可能對補充毛澤東先前所想講的話有所幫助。[註 46] 

工作之餘，毛澤東非常關心佛學研究的情況。當讀完任繼愈縮寫的欺騙佛學論文後表示：

「很欣賞他講佛學的那幾篇文章。有點研究，是湯用彤的學生。」同時又指出任繼愈的不足

之處：「只講到唐朝的佛學，沒有觸及到以後的佛學。宋朝的理學是從唐朝禪宗發展起來的，

由主觀唯心論到客觀唯心論，有佛、道，不出入佛道是不對的。」[註 47]畢竟毛澤東對任繼愈

還是很器重的，一九六四年，任命任繼愈籌建世界宗教研究所，並長期擔任所長一職。隨著

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立和佛學研究的推動，造就了當今楊曾文等著名的佛教學者。[註 48] 

毛澤東對佛教寺廟有著濃厚的感情，一九一七年七月中旬，二十四歲的毛澤東邀同蕭子

升和同學蕭蔚然徒步進行了一次遊學。在遊歷湖南五縣時，曾掛單在寺院兩宿，並受到方丈

及百餘僧人的熱情款待，愉快而又充實的體驗使毛澤東難以忘懷。在日後的革命生涯中，只

要一有機會，毛澤東總喜歡到寺院進行參訪。一九四八年春天，毛澤東由地方幹部陪同，來

到五台山台懷鎮塔院寺。毛澤東觀看了寺廟文物，巡視了塔院寺、十方堂寺和蒙藏合作社等

處，一路上他親切地與僧人交談，關心他們的生活和佛事活動，並勉勵地方幹部一定要保護

好文物，要忠實地執行黨的宗教政策；團結愛國僧人，把五台山建設好。毛澤東在五台山路

居，雖僅有一宿，但五台山塔院寺內方丈院中，至今還設有毛澤東路居陳列館。 

此外，毛澤東曾經遊歷過香山寺，回龍山，還遠至仰山慧寂的得法處溈山密印寺拜訪參

觀，翻閱了寺藏的各種佛經，與方丈討論了佛理。 

一九四七年，毛澤東和警衛隊的人員一起去駐地附近看白雲山寺，他捨棄騎馬而選擇走

路，認為如此到寺廟才算虔誠。可是當他看到當地縣長對白雲寺顯得一臉茫然，並不重視的

時候，毛澤東毫不客氣的批評他：「這是文化，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你是守著元寶當石頭

啊！」進廟後，毛澤東觀看了各種不同形式的建築，特別注意到牆上的一千五百多幅壁畫，

像帶領他們參觀的老和尚詢問壁畫所描繪的佛教經傳故事，並感慨的對老和尚說：「這些東

西都是歷史文化遺產，要好好保存，不要毀壞。」參觀完後，毛澤東又指示縣長：「縣裡要

撥點經費，把廟修一修，一定要保護好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 

還有一次，毛主席在延安出門散步，對勤務員李銀橋說：「我們去看看佛教寺廟，好不

好？」李銀橋說：「那有什麼看頭？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說：「片面片面，那是文化，

你懂嗎？那是名勝古蹟，是歷史文化遺產。」[註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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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毛澤東邁向人生的第一步，恰恰就是以對於慈悲博大的佛教的虔敬與認同為

主要標誌的。雖然他說自己是個無神論者，在他的生命中，仍然不斷追憶其早年對於佛教的

信仰。縱使這時的毛澤東已基本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影響，對自己早年的行為稱為「迷信」，

但他這樣再三地反覆談論追憶，也許正好從另一個側面向人們透露這樣的資訊即早年的宗教

生活的熏習給他的一生刻下了難以磨滅的烙印。 

六、毛體與懷素 

毛澤東是詩人，又是書法家。他的詩詞，絕大多數是用毛筆書寫的。這位一生都由毛筆

作伴的詩人，在書法造詣上更是博採眾長，氣勢磅礡。獨特的字體縱橫瀟灑，斜正呼應，錯

落有致，一氣呵成，成為別具一格的「毛體」書法。 

毛澤東青少年時早年先學魏碑、顏真卿，後承蘇黃，轉而又學鄭板橋、王鐸，最後苦練

張旭、懷素的草書，這些培養了毛澤東紮實的書法功底。在歷代書法大家中，對毛澤東影響

較大的是唐代僧人懷素。懷素的書法如筆走龍蛇，飛轉圓動，神采飛揚，在我國草書發展史

上，達到了草書發展的最高峰，是位純粹的草書大家。懷素在其《自敘帖》開頭說：「僧懷

素家長沙，幼兒事佛，經禪不暇，頗好筆翰……。」懷素尤其喜愛草書，自稱得「草聖」張

旭的三昧真傳，被譽為「草書天才」。《續書評》對懷素有了更具體的描寫：「釋懷素，揮

毫掣電，隨手萬變，素以狂草得名。運筆如驟雨旋風，飛動圓轉，另多變化，而法度具備。」

同時代的名流李白、錢起等都曾寫詩讚美過懷素，李白在其《草書歌行》中極推許地說：「少

年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 

據當時中辦秘書陳秉忱回憶毛澤東掌握書法時的用心：「……『二王』帖及孫過庭、懷

素的草書帖，則是時常披閱。毛主席不但博覽群帖，而且注意規範草書，如古人編輯的〈草

訣要領〉和〈草訣百韻歌〉等帖。」一九五八年十月十六日，毛澤東致信田家英：「請將已

存各種草書字帖清出給我，包括若干拓本……。」[註 50]這封信表明了毛澤東攻草書的決心。

毛澤東通過精讀各種碑帖、臨帖，尤其是草書「顛張醉素」的法帖，汲取精華，心摹手追，

再加上他本身的領悟力，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透過毛澤東的墨跡，看出毛澤東的草書

師承張旭、懷素，並加以創新，達到了一種隨心所欲、揮灑自如的境界。例如，毛澤東手書

陸遊《夜遊宮‧記夢寄師伯渾》，字跡連綿，如一片煙雲，中鋒建骨，側鋒生姿，意筆相從，

豪邁飛動，是典型的學張旭的例子，而手書李白〈憶秦娥〉（蕭聲咽），硬毫走筆，點畫簡

約，連綿跌宕，雄奇超逸，是典型的學懷素的例證。因此，曾做過毛澤東秘書的田家英說：

「毛澤東的字是學懷素的，寫起來很有氣魄。」[註 51]從百幅真跡來看，毛澤東的書法和詩意

極為融洽，渾然一體，豪邁、蒼涼、委婉、激越，風雨雷電、水流花開、天地肝膽、大澤龍

蛇，博大的心胸、純美的詩情，毛澤東憑手中的長鋒狼毫筆，在尺幅間、時空中，留下了人

間正道、男兒意氣、雲水襟懷和審美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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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作品深富時代氣息與創新精神，個人風格為同代人之冠，屬於中國現代書法的代

表人物。[註 52]他，達到「造我神韻，有我無人」的藝術境界，保存下來的毛澤東的書法有題

詞、信件、手書詩詞等多種形式，字體有楷、行、行草和草等，而以行草特別是草書成就最

高。 

從佛教文化的角度來看，毛澤東所瞭解的佛教和談及對佛陀、佛典、僧人、甚至對佛教

的看法是客觀而豐富的，因為他準確把握了佛教的特色與根本精神。他的這些言論從側面反

映出毛澤東與中國佛教文化的深厚關係，同時又是對佛教文化的提煉、發展和普及的一種肯

定。從某種意義來說，毛澤東思想根源來自於中國這片佛教文化底蘊深厚而又富饒的土壤。

他善於吸收消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善於把深刻的道理以中國人接受

的形式加以表述；他又善於汲取歷史的經驗與教訓，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了中國優秀傳統文

化。他說過這麼一句話：「我們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國、把世界搞好，佛教教義就有這個

思想。」佛教人文之因根，不以時移，不從地遷，不隨風流，不因物化，永放光華於世界民

族之林。 

後記 

筆者在北大就讀碩士研究生期間，承蒙家師指導，閱讀了大量有關毛澤東與佛教的參考

書籍和研究資料，寫作期間，南京大學王月清先生提供了許多寶貴的意見，北大哲學系資料

室王軍女士在借用參考資料時給予了諸多方便，另外如真法師依據王興國的著作列了一份毛

澤東與佛教的簡表。二○○○年仲夏寫成本文後，一直未急於發表。時隔三年多，佛光山梵

唄讚頌團在上海公演之際，家師再次關心寫作一事，並囑咐投稿普門學報。特謹此一隅，向

各位師友一併致謝。 

 

【註釋】 

[註 1] 《毛澤東語錄》是二十世紀六○年代世界上發行量最大、讀者最多的書，發行累計五十億冊，覆蓋了全

國流向  了世界。其中，國內外各種版本多達五百餘種，僅外文版本就四十多種。 

[註 2] 直至毛澤東離開韶山前，大家都管叫他「石三伢子」或「石三少爺」。毛澤東喜歡石頭的堅硬性格，自

然喜歡「石三」這個乳名。一九二三年九月，毛澤東在寫給廣州國民黨總部工作的林伯渠、彭素民的信

中說道：「此信託人帶（漢）寄上，因檢查極厲害，來信請交毛石三，莫寫毛澤東。」一九五一年二月

的一天，彭大將軍從抗美援朝前線回來向毛澤東主席會報工作時，毛澤東風趣地說道：」你的名字叫石

穿，我的名字叫石三，我們同是兩塊石頭。」 

[註 3] 《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年）第十頁。 

[註 4] 同 [註 3] ，第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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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 埃德加‧斯諾著，董樂山譯，《西行漫記》（三聯書店，一九七九年）第一○九頁。 

[註 6] 《周恩來選集》，第三三二頁。 

[註 7] 《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歷》（昆侖出版社，一九八九年）第一八一頁。 

[註 8] 毛氏家規頗嚴，族譜中有記載著家訓十則：一、培植心田，二、品行端正，三、孝養父母，四、友愛兄

弟，五、和睦相鄰，六、教訓子孫，七、矜憐孤寡，八、婚姻隨宜，九、奮志雲窗，十、勤勞本業。另

有家戒十則：遊蕩、賭博、爭訟、攮竊、符法、酗酒等等。 

[註 9] 《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年）第四十二頁。 

[註 10] 《毛澤東的文化性格》（中國青年出版社，一九九一年）第三十二頁 

[註 11] 《走向神壇的毛澤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年）第三十六頁。 

[註 12] 《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年）第四一一頁。 

[註 13] 同 [註 5] ，第一一三頁。 

[註 14] 《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一九九○年）第五九一頁。 

[註 15] 同 [註 12] ，第二六三頁。 

[註 16] 同 [註 12] ，第二二八頁。 

[註 17] 《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年十一月）第五○二頁。 

[註 18] 給班禪額爾德尼的信，一九五四年四月，《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

年十一月）第四九一頁。 

[註 19] 陳晉，〈毛澤東與中國的佛道教〉，《瞭望》雜誌（一九九三年）第八、九期。 

[註 20] 給達賴喇嘛的信，一九五三年三月十日，同 [註 18] ，第一一一頁。 

[註 21] 《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年十一月）第三二九頁。 

[註 22] 《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年十一月）第五八四頁。 

[註 23] 康鼎譯，《達賴喇嘛自轉──流亡中的自在》（台灣：聯經出版實業公司，一九九○年十二月）第一○

六頁。 

[註 24] 同 [註 23] ，第一○七頁。 

[註 25] 同 [註 24] 。 

[註 26] 同 [註 23] ，第一○九－一一○頁。 

[註 27] 同 [註 23] ，第一一○頁。 

[註 28] 同 [註 21] ，第四三六頁。 

[註 29] 《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五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年十一月）第四十六頁。 

[註 30] 《毛澤東文集》第六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年六月第一版）第二三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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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1]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年六月第二版）第一○九二頁。 

[註 32]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年六月第一版）第四頁。 

[註 33] 同 [註 22] ，第五八三頁。 

[註 34] 《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年十一月）第一○○頁。 

[註 35] 同 [註 31] ，第一○七○頁。 

[註 36] 徐蓀銘，《世紀佛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年十一月）第三頁。 

[註 37] 余湛邦，〈張治鍾將軍隨同毛主席巡視大江南北的日子〉，載《團結報》（一九八三年十二月十七日）。 

[註 38] 關於加強宗教研究問題的批語，一九六三年十二月三十日，《建國以來毛澤東文稿》第十冊（中央文獻

出版社，一九八七年十一月）第四七○頁。 

[註 39] 同 [註 19] 。 

[註 40] 王興國，《毛澤東與佛教》（中國書籍出版社，一九九六年）第一一二頁。 

[註 41] 一九五八年八月二十一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北戴河擴大會議的講話，見《毛澤東與佛教》第一一二頁。 

[註 42] 林克，《我所知道的毛澤東──林克談話錄》（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註 43] 同 [註 42] 。 

[註 44] 一九五三年六月八日《人民日報》。 

[註 45] 同 [註 14] ，第五九一頁。 

[註 46] 趙樸初，《佛教常識答問‧序言》（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九九年）。 

[註 47] 同 [註 40] ，第一○四頁。 

[註 48] 楊曾文，《我的佛學研究》（世界宗教文化，一九九八年二月）。據楊曾文敘述：「一九六四年初各個

研究機構和大學正在開始招收研究生。我當時是北京大學歷史系五年級中國古代史秦漢史專業的學生，

本想報考歷史研究所侯外廬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通史』的研究生，經系領導和我的指導教師田余慶先

生的動員，便改報考湯用彤教授的研究生。然而在考試結束不久，尚未發榜的時候，湯先生因病與世長

辭。正在此時，經毛澤東主席批示，以北京大學哲學系東方哲學研究室為基礎成立了世界宗教研究所。

我因曾報考佛教學研究生的關係，畢業後被分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佛教。在此至今，除了參加『四

清』以及『文革』動亂的時間之外，一直從事佛教的研究。」 

[註 49] 一九九三年四月二十六日《光明日報》。   

[註 50] 見《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年十二月）。 

[註 51] 見《書法叢刊》第十九輯《田家英專號》。 

[註 52] 俞建華，《遊雲驚龍──書法藝術鑒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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